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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儒家的交往观——兼论其在全球化交往中的价值(丁原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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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诚”与“信”：诚实交往 

如果说原始儒家所主张的友好交往是偏重于交往主体的心理、情感倾向来立论的话，那么，它们所倡导的以“诚”、

“信”为规范的诚实交往则是这种心理、情感倾向在交往实践活动中的落实，并潜含着平等交往的意向。 

按照《论语》，孔子并没有明确提出“诚”的道德范畴，他两次论及的“诚”字均作“真正”、“真实”[1]讲。然

而，这并非意味着孔子不讲“诚”德，他所说的“忠恕”之“忠”即包含着“诚”之意义。对此，皇侃《论语集解义

疏》云：“忠，谓尽中心也。恕，谓忖我以度于人也。”皇疏引王弼的解释云：“忠者，情之尽也。恕者，反情以同

物也。”后来，朱熹《论语集注·里仁注》又云：“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所谓“尽中心”、“情之尽”、

“尽己”，都是说“忠”由己出，是人之信实无欺的真诚情感和心意的自然流露。因此，在孔子那里，“忠”与

“诚”、“信”应是互通互含的关系，强调任何一方而他方即已包括其中。这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庸章句》所

释：“诚者，信也”，“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大概因为“忠”、“信”、与“诚”有密切关联性，所以孔子除说

“主忠信”（《学而》）、“言忠信”（《卫灵公》），将两者并称外，他更多地是用“信”表征人之真诚无妄之

德。如他说：“敬事而信”（《学而》）；“恭，宽，信，敏，惠”（《阳货》）；“言而有信”（《学而》）。 

孔子把“信”这种真诚无妄之德运用于交往活动，首先要求朋友之间应诚实守信，即：“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学而》）；“朋友信之”（《公冶长》）。这里的交往主体虽指“朋友”，但却适用于一切人。因为在孔子看

来，“信”德是做人之本，失去它不仅无法做人，而且还会使自己孤立隔绝、寸步难行，无法得到对方的认同、理

解。所以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轨，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为政》）又说：“言忠信，

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卫灵公》）既然“信”乃做人之本，那

么主体间在交往时就必须“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考察彼此在言论和行动上是否诚实守信：若彼方诚实

守信，即可与其沟通、对话，进行平等交往，即所谓：“信则人任焉”（《阳货》）。但是，交往作为主体间的意

向、情感和行为上的交感活动，它并不是仅诉诸此或彼单方讲诚守信就能实现的。所以，孔子根据其“内省不疚”、

“为仁由己”（《颜渊》）的修身原则，主张诚信之德的确立从自我做起，即谓：“吾曰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

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学而》）这种以反省、克己的工夫来培养诚信之德的思想，无疑将诚实交往指向了自

律自觉的航程，从而凸显了由自我而感化他我的重要意义。 

孔、孟、荀中真正提出“诚”字的是孟子。他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

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离娄上》）此之“诚”，乃信实无欺义。他认为天是信实无欺的，而人欲得到

“诚”德，必须思求信实无妄之天道。他还指出，人思求至诚之天道的方法在于“明善”，即：“诚身有道，不明于

善，不诚其身矣。”（同上）其实，孟子的这种以“诚”为宇宙本体并将“诚”的本体与人之先在的善性相沟通的思

维是袭自《中庸》。这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中庸》“最重要的中心观念，乃是‘诚’。今传《中庸》以诚为人生

之最高境界，人道之第一原则。”[2]但是，思孟学派所创设的这个“诚”的价值不啻为人生与社会安置了一个形而

上的境界本体，同时也为参透人世间的一切道德活动和交往活动提供了理性观照。也就是说，“诚”既是形而上的，

又是直贯形而下的，它通过人与人、人与万物的真诚发感，将主体间的道德活动和交往活动指向诚信、友善的历程。

由此，孟子将“信”与“善”相并提，认为“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尽心下》）。也就是说，无论“己欲

立而立人”的“忠道”抑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都必须以诚信为规约方可成为友善的交往。主体间



的交往无欺诈、无虚饰，即意味着互为主体的双方在交往过程中不能以任何理由或附加条件去要挟对方。故而，当学

生万章向孟子“敢问友”时，孟子则坚定地回答说：“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

有挟也。”（《万章下》这里说的虽是朋友间不能以年龄大小和和身份高低等要挟对方，但由于它是以诚、信为指

向，所以既适用于师生及父子、兄弟、夫妻等宗族内部的日常交往，又适用于政治、经济及国与国间的非日常交往，

其中均含有平等交往的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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